
18 19

糧食管制

戰爭時期的糧食管制
文／蔡承豪（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文獻處副研究員）

戰爭時期，參戰國謀求短時間內

快速提升產量，成為十萬火急的國策方

向。國家除實施「統制」控制資源，並

基於各式戰爭策略的考量，擬定供應的

排序，以實施資源的配給。由上而下，

形成「增產－統制－配給」國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日本當

局認為米穀調配仍相當充裕。會這麼有

信心的原因，除國內的米作，尚握有朝

鮮及臺灣兩大穀倉，加上滿洲國可供應

雜糧，故還曾因為豐產一度希望臺灣米

穀減產轉作。然而，1939年秋天，朝鮮

與西日本的旱災造成米穀收穫量激減，

粉碎了樂觀的預估；這也讓殖民地的臺

灣，在沒有戰火降臨的情況下遭受波

及，在一道又一道的統制法令間，漸次

被捲入糧食控管的大框架中。

糧食管理體制一元化
二戰期間，日本政府為因應糧食

供應過剩或者不足，並調控重要的米穀

資源，陸續採行了多項統制措施。在臺

灣，總督府也呼應母國政策進行統制，

以圖控管米穀配給。

1939年5月，配合戰爭局勢，總督

府頒布「臺灣米穀移出管理令」；同年

7月，再頒布「米穀配給統制規則」，

對米穀流通做更進一步的管控。總督府

並行文各州廳，希冀能對地方上各米穀

商同業組合進行積極指導，以使業者了

解管理措施，並緩和對地方上的影響；

更希望州廳將尚未加入同業組合的土礱

間與精米業者納入，進而引導其設定標

準米穀、配合制訂的買賣價格、組合員

的資金斡旋等各項措施。

各項指導方針的推動，可見官方介

入的力道逐步加強，但這還只是開始而

已。1940年，因應戰時體制及米穀市場

異常的波動，總督府頒布「臨時措置要

綱」，將該年一期作米由總督府完全管

理，開啟了官方米穀總收購的濫觴。到

了1941年，府方頒布「臺灣米穀等應急

措置令」，連米穀以外的糧食及其農產

加工品都進行收購，試圖遂行糧食總收

購、總配給的計畫。

隨著日本深陷戰爭泥沼，臺灣的糧

食供應態勢也進入「決戰」緊逼狀態。

1943年年底，總督府頒布「臺灣食糧管

理令」，並以此令設立「臺灣食糧營

團」，負責管控各地的食糧流通、配給

和貯藏，走上國家糧食管理體制的一元

化階段；1944年中，推出「米穀增產及

供出獎勵相關特別措施」等，鼓勵農民

生產稻米，以求能達到「自給自足」的

目標，但此時已是強弩之末。

配給管制掌握消費量
日本政府除了掌握生產，並藉由配

給制度來掌握消費量。在歷經變動下，

日本政府於1942年2月制定「食糧管理

法」，即從供出到配給，從生產價格到

消費價格，皆由當局統制。同年6月，

臺灣總督府配合國家大策，亦頒布「食

糧管理法臺灣施行令」。

然而，管制引發了食糧不足及價

格高漲，逼使讓官方進行物資配給。在

規定下，每人有其消費基準量，米店不

能將米賣給離開戶籍地、居住在外卻沒

有寄居證明的人，故戶口核實便甚為重

要。如在監獄的人員固定有其配給，若

在地方上仍有戶籍，會變成雙重領取，

故米糧局希冀法務局對監獄人員進行調

查，防止重複配給。

此外，因應人不同身分別，配給

時勢須進行分類。總督府先將人群分

為「米作者」、「普通人」、「重勞

者」、「輕勞者」與「孕婦」；再依

年齡，大致區分成「1-4歲」、「5-9

歲」、「10-13歲」、「14-29歲」、

「30-65歲」、「66歲以上」等。其

中，「重勞者」、「輕勞者」與「孕

婦」三者，設定在14-65歲間，根據不

同身分可領到相應的配給。但到了戰爭

後期，分量時常不足，有時號稱一個月

份者，實際上僅能支應二十餘天。

▲米穀是戰爭時期糧食管制最重要的一環。（攝影／蔡承豪）

▲戰爭期間，糧食以供應島外戰區為優先。（圖片出處／《日

本地理大系－臺灣篇》，1930 年）

▲關西庄宣傳節約米糧的方法，1940 年前後。（圖片出處

／《典藏臺灣記憶－ 2009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專輯》，

國立臺灣圖書館）

▲1945年，臺北州中和庄一家七口「家庭用米穀配給券」。

（圖片出處／《典藏臺灣記憶－ 2009 館藏臺灣學研究書

展專輯》，國立臺灣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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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米運動措施及影響
為控管米穀供應，官方頒布「米

穀搗精等制限令」、「米穀搗精制限規

則」等，藉由種種手段，限制酒造米與

其他加工米的使用用途與數量，並對精

米的比例予以控管，作為調整白米整體

需給的手段之一。

在生活部分，則提倡「節米運動」，

呼籲國民自發性的進行消費節約。例如

在煮飯時不要搓洗米，據說如此一年可

節省約四百萬石的營養價值；鼓勵民眾

吃飯時充分咀嚼，讓營養可以充分消化

吸收。

為減少稻米的消耗，勸導一般家

庭休假時至少吃一餐番薯，當時的總督

長谷川清也吃了番薯便當來作宣示。臺

灣人煮飯時本多會添加番薯籤，此設定

的目標應是針對日籍人士與富裕階層。

日本料理研究會在臺北公會堂主辦了節

約用米料理展示會；另為節省燃料與時

間，鼓勵民眾集體燒飯，首先在基隆市

的商店街試行。

餐飲業則被限制營業時間。1943年

年底開始，當局決定每天米食最多只能

占主食的七成，旅館及食堂不准提供白

米飯；另以番薯、香蕉、烏龍麵等作為

主要代用品。但旅館和料理屋私底下照

樣端出精製白米給客人吃，農家預測米

價上漲開始囤積，吃香蕉的支出過高等

問題一一浮現。

代用料理與黑市交易
雖然政府有配給制，有些曾是「國

語家庭」的耆老回憶指出，可以吃到難

得的美味牛肉罐頭與魚子醬罐頭；另有

些特殊的場合可飽餐一頓，如吳新榮醫

師在1944年某日的日記中便提到：「傍

晚，油肥工業的重要幹部齊集工場舉行

謝土祭，會後在養兔場飽餐兔肉。」整

體而言，配合的分量及品項時常受限，

故只要能吞下肚者，就要絞盡腦汁將其

變成食物。

例如魚頭與魚骨的料理食譜開始出

現，改用蝸牛、兔肉、田鼠作為蛋白質

來源；鼓勵蔬菜削下來的根莖皮等被醃

製後食用；咖啡可用大豆、番薯等爲原

料製作代用品，奶油則用味噌與花生替

代；砂糖不足，無法製造糖果，有人使

用穀物私造糖等，各式情況層出不窮。

即使報紙上刊出替代料理作法供主婦參

考，並強調可以維持營養，但在物資管

控下，品項有限，分量也很難充足。

在農村，因為自然資源較為豐富，

管制較不嚴格，偶爾可以入手天然的營

養物產，一些鄉土副食品或救荒食物再

次獲得青睞，並成為若干疏開到臺灣

鄉間的日本人其臺灣回憶之一。若無法

自行取得，又得滿足自身營養或嗜好，

就得透過「黑市」（black market），

即非法的交易活動。即使戰時的白米有

固定價格，民眾仍不得不以高價在黑市

購買；由於糧食、物資必須優先供給軍

隊，農家如果無法達到規定的供出量，

還得從黑市購補。

在國家糧食管制政策下，臺灣人度

過了一段煎熬時期，祈願吾輩不需再面

對此景。


